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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东安

为人世间迎亲送殡的民间吹鼓手班
子，是我儿时心中神圣的音乐殿堂，只要
碰上婚丧公事，我都会抛下小伙伴，疯了
似的一头扎进人堆里，痴迷地倾听吹鼓
手们忘情地吹奏，直到整个身心完全沉
醉融化。

那时，婚礼上最吸引我的就是礼炮
声中花轿落地后，吹鼓手们开始大显身
手：先是两个嘴角上的唢呐齐吹，然后又
把两支唢呐插入左右鼻孔双吹，并得意
地点燃两支香烟，分别含在两个嘴角，朝
围观人群扮个滑稽鬼脸，憋足劲，涨红着
脸吹起激越欢快的迎亲曲。

喜结良缘的一对新人，在悦耳美妙
的唢呐声中，一拜高天厚土，二拜父母高
堂，然后夫妻对拜，新娘缓缓步入洞房。

当人们的视线再度返回吹奏大师这
边时，唢呐仍在吹，香烟仍在燃烧。所有
的人都惊呆了，一个个看得瞠目结舌，叹
为观止。然而，吹奏的高潮并未到来。

吹奏艺人张口换气一瞬间，又将两
只香烟塞进左右鼻孔，让人不可思议的
是，两只唢呐依旧在吹，两支香烟依旧在
燃烧。正当傻了似的人们为大师叫好之
时，只见大师嘴一张，又将其中一支唢呐
的哨子用牙叼下来，舌头一弹卷进嘴里，
继续把一支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的铜唢呐
与含在嘴里的哨子一呼一应，一高一低
吹得山响。如此这般地反复两三次，引起
一片欢声雷动。至此，喜庆的高潮终于达
到了巅峰。

每次观看后，我都激动兴奋得好几
天忘不下。

然而，吹鼓手班子的艺人们为逝者
送行时，吹奏的曲调又是那样的悲凉揪
心!

出殡之日，吹鼓手双手握紧大半人
高的铜号，朝着逝者大门高高扬起，运足
气，鼓满劲——— 呜，一声低沉而又凄凉的
哀号，为逝者忙碌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永
远的句号。

苍凉缠绵的唢呐声，是生者与逝者

最后的倾诉。
肝肠寸断的唢呐声，是让生者记住

每年的清明。
人的一生只能有一次，铜唢呐就是

最好的见证。
送一程，哭一程。
哭一程，送一程。
唢呐声声满别情。
童年的我，随着送葬人流缓缓前行，

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缕淡淡的忧
伤——— 我已不清楚，是送葬人的悲痛深
深地感染了我，还是那回肠九转的唢呐
声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只是默默地流泪。

只有这时，活着的人才会在苍凉的
唢呐声中猛醒，才会重新正视人生的苦
短，才会倍加珍惜每一寸光阴，才会反思
自己：是不是趁老人还活着应该好好地
孝敬他——— 因为总有一天，你也会老的，
你也会撒手西去的。

感谢古老的唢呐，感谢具有幽幽灵
性的神奇唢呐。

注定今生今世我与抒写人生悲欢离

合的唢呐有缘。
我多么渴望拥有自己的一支心爱的

唢呐。
15岁那年，我瞒着家人，偷偷跟着一

个吹鼓手老师学起了吹唢呐。半年后，一
曲《苏武牧羊》竟吹出了荒漠北国雁南
飞，苏武持节望回归的悲怆之情，老师夸
我有悟性，邀我入班，可家里人死活不答
应。最后，那位可敬的老师把那支经历世
间沧桑的铜唢呐送给了我作为纪念。我
紧紧握着老师的手不放，哽咽着半天说
不出话来。后来，听说那位我永远也难以
报答的老师被聘到了县剧团。

走过了无数次春花秋月，与我心灵
息息相通的铜唢呐一直陪伴着我。

如今，心中的吹鼓手班子虽然早已
失散多年，可耳畔依旧时常袅袅萦绕着
那深沉而悠远的唢呐声，犹如天籁之音，
抚摸着我那寂寞的心田，让我静静地感
受着人生的喜怒哀乐，让我默默地回味
着人生的苦辣酸甜。

唢呐声声，情满人间。

□于夫

胡山位于章丘东南部，海拔693 . 8

米，巍巍然而雄立。旧《章丘县志》记载：
“脉自黄巢顶来，至此山五十余里，陡起
一峰，极高大，东南一望，连峰沓嶂。”在
地理上，胡山隔胶济铁路、济青公路与
北部长白山主峰摩诃顶对峙相望。“两
面山峰一川通”，是胶东半岛进入省府
济南的门户守望者。

胡山极顶似一朵大蘑菇。通信铁塔
是制高点。离铁塔数米，还有一处六边
形的古塔基石遗址。旧时，胡山极顶有
一座古塔，在老章丘城（今绣惠镇）都可
望得见。传说在日出时登临塔顶能望到
东海的粼粼波光。在日寇侵占山东时
期，日军在山下操练，将塔用作了山炮
的靶子，数发炮弹落下之后，古塔便消
失在了硝烟之中。

古塔遗址西北是老君祠。这座古老
的庙宇和东门是胡山仅仅保留下来的
古建筑物的两处残体。其建筑形式是

“内拱外瓦”。即内部为无梁拱劵，外部
修饰硬山独脊黛瓦翘檐。外观与一般砖
瓦结构庙宇相同，内观却为全石结构拱
室。如今，老君祠外部结构已基本不存，
只剩下了方石砌碹的拱室和石门石窗。
幸而石门上的“老君祠”三字还清楚。

老君祠右是一处隐蔽在树影中的
近代军事建筑哨堡。哨堡水泥结构，顶
层为台，中层为室，室下是一条倾斜的
地道，通向堡外出口。上个世纪50年代，
胡山腹部山洞为某舰队的储油仓库，运
油铁路通往普集镇火车站，与胶济铁路
对接。油库驻有海军部队保卫，百姓称
之为“海军工地”。此哨堡是观测空中飞
机和瞭望山下情况的军事设施。“海军
工地”早已撤离，哨堡也早已废弃。登上
哨堡俯视山下，百峰巍巍耸立，千壑幽
幽深遂，“胡山八庄”清晰可点。

哨堡下是大殿遗址。遗址南临峭
壁，北依极顶，建筑已经不存。但透过其
高大的筑台基础，宽宽的石级规模和两

只巨大的无首赑屃，仍能让人感到当年
建筑的宏伟与雄姿。遗址中有两块厚重
的石碑 。一 块是明 朝 嘉 靖 二十一年

（1542）重修胡山庙宇时李开先撰写的
《胡山记碑》。碑文记载，胡山顶峰有婆
翁庙、天公地母祠、天孙玉女殿。

另一块石碑是清朝道光二十二年
（1842）重修胡山庙宇碑。碑文中记载：
“章丘之胡山，巍巍十里，崇山峻岭，四
面环绕而中锋独立。”“自唐讫宋，有庐
于此者亦为久矣。”并记述了康熙年间
胡山道士毕太和奔走长江南北，不辞辛
劳十方募化，意欲重修庙宇殿堂的事
迹。但其意愿未酬，遗憾仙逝，直至道光
年之后，其弟子马本辉、王合敬继承先
师遗志，“不厌其苦，实嗣承之……自谋
营建，率弟子成此巨观，伟矣！辉，童颜
鹤发，往来彼谷，步履轻捷，夫谁知其八
十矣。”

胡胡山山极极顶顶的的庙庙宇宇和和哨哨堡堡

（接上期）
这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高家

峪村每家每户的屋檐上都挂满了几
尺长，像小孩子胳膊一样粗的冰挂。
大雪已经封山，低矮的茅草房上都落
满了厚厚的积雪，一些木心生虫的树
都被大雪压倒了，树枝砸在厚厚的雪
地上，软绵绵地几乎听不到声音。山上
的沟沟壑壑也被积雪填满了，山包都变
成了圆鼓鼓的，看不见枯枝也看不见荒
草，放眼看去远近都成了一片白茫茫的
雪原。这么大的雪，金锁和翠花没法上
山放羊，山里人也没啥副业，在家里闷
得慌就支起箩筐扣麻雀儿玩。

麻雀也不是啥稀罕的鸟儿，身上
又没多少肉，俩人就在金锁家的院子
里扣了放、放了再扣，瞎折腾着玩。金
锁爷爷和金龙这几天一直在县大队
和刘队长商量着开春后端垛庄据点
的事。女人们在家里忙活着一大家人
的穿衣吃饭。金额这段时间一直惦记
着二嫚，整天心神不宁的样子，蹲在
一边看着金锁和翠花两小无猜地扣
麻雀玩。

“金锁、翠花，你俩别玩了，过来，
我有话问你们。”金额喊，你俩的生辰
八字让奶奶找人看了吗？别不合适，
将来闹得像我和二嫚一样。

翠花喏喏地说：“大叔，自从你和
二嫚姑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娘就托人
给我和金锁算了，我和金锁不相克，
你放心吧！”

金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缓缓地
说：“你这俩孩子的命运真好，我和二
嫚咋就这么惨呢！”

“大叔，你想我二嫚姑了吧！这还
不好办，我有好主意让您见到二嫚
姑，说不定你还能和她在一起待的时
间不短呢。”金锁嬉笑着说。金额一把
拽过金锁的手：“快说，浑小子，你有
啥好主意？”金锁趴在金额的耳朵上
一阵嘀咕，金额笑了，连声称好。

金额情绪好转了，和金锁说：“叫
上你二叔和三叔，我领着你和翠花咱
爷几个上山撵兔子去。”

大雪封山，有的兔子窝里没食物
了，它们就得出来寻东西吃。兔子的
腿短，山上没雪时在硬地上蹦跳如
飞，快得连细狗都追不上，但是一到雪
地里就坏事了，兔子一蹦就会陷进软绵
绵的雪地里。如果碰巧一下落进雪坑
里，兔子的身子就会一下子陷进去，越
肥大的兔子陷得越深，兔子在雪里越扒
拉周围的积雪，越往下陷。狗就不要紧，
狗的腿长啊！在雪地里奔跑能踩到实
地，腿就能用上劲，所以这时如有猎狗
蹦蹦跳跳地追上来，很快就会把兔子一
口掐住，给主人趾高气扬地叼回来。

翠花把家里的两条细狗唤了来，
金锁家里还有两只大黄狗，五个人、
四条狗就浩浩荡荡地上山了。这天运
气真不错，刚出村口，金额就看见一
片麦田里一只灰兔在扒拉积雪想啃
底下的青苗儿，金额一挥手带着人和
狗高喊着“逮住了、逮住了”向兔子冲
过去。野兔哪见过这场面，扭身想往
树林里跑，但是身下的雪太厚了，实
在蹦不动啊！被一条细狗趟着积雪几
十步就追上了，一口咬住脖子，给翠
花叼了回来。翠花欢喜得不得了，抚
摸着细狗的额头以示奖励。然后大家
又带着狗群向山上冲，这一上午四只
狗抓了6只野兔。在快冲到山顶的时
候，狗群忽然一阵不安的骚动，金锁
停下身一激灵，向翠花一指，“翠花，
你看有狼爪印，四个狼爪印三个较
深，一个较浅，是头狼又回来了。”

翠花现在守着四个男人和四只
狗，胆子可大了，“头狼再来不是寻死
吗！俺家独耳大侠小金锁一冲他吼，
还不把它吓瘫了。”说得大家哈哈大
笑起来。

（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7700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
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
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
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
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
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编者按

胡山老君祠

胡山大殿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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